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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下午，陈明
来警官陪同记者在高淳

县精神病防治院见到了
治疗中的宋晓华。现在的
他精神和思维都显得比
较正常。走进他有着8张
床位的病房，那里特殊的
气氛依然让记者感到一
种异样。我们请宋晓华到

室外的阳光下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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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他肯定
会回来，我等着他了，现在
他该上五年级了，长得像
我。他可能是上他妈妈那
里去了，也可能到他外婆
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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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过两次，
一次是母亲去世，第二次我

不记得了，我去了就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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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他从来
不会去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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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错误在我

身上，我那时候太压抑了。
等我病好了，出去了，我就
等他们回来，哪怕 10年、
20年，我也会等他们回来
的，一家人团圆了，我找工
作养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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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命运就
是这样，来了你就要受着。

在和宋晓华的交谈中，
我们感到他对自己儿子、妻
子、工作的很多往事记忆非
常清晰，虽然他始终没有抬

头看一眼明媚的午后阳光，
他的语速也很缓慢，但他的
口气中几乎没有一点犹豫。
我们感到他的心灵深处依
然有着一种强烈的期待。他
自己反复地讲：“最大的期
望就是一家团圆，把儿子抚

养成人。”
告别时，我们把宋晓华

送到病区的大铁门前，里面
窄窄地开了一条缝，宋晓
华挤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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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高淳化肥厂倒

闭了，宋晓华失去了已经干了
14年的工作。他还清楚地记
得自己干过锅炉工、水暖工、
操作工等“好几个工种”，可
见这份工作真的让他留恋。工
厂倒闭了，本来就沉默寡言的
他变得愈发意气消沉。但是，

随之而来的是妻子的下岗，家
庭经济陷于窘迫，宋晓华的情
绪一下子由沉默而变得暴躁。
从 2003年开始，宋晓华时常
出现幻觉，总说些 “墙上有
血”、“电视机上有血” 等莫
名其妙的话。一天夜里，他暴

跳起来打老婆、揍儿子。从此
以后，这样的事情屡屡发生，
一个曾经美满的三口之家，陷
入了无休止的争吵和打斗之
中。然而，没有人关心过宋晓
华的精神变异，在厌恶和抵触
他的同时，更没有人了解宋晓

华的心灵苦楚。
厄运并没有就此完结。在

2000-2003年间，已经下岗
的宋晓华为了支撑起一个家，
不得不靠开马自达、做泥瓦工
挣钱度日，他的感觉就是“挣
来的钱总是不够用”，而且每

份工作都不长久。生活的压
力，让宋晓华喘不过气来，他
的精神异常也越来越加剧，对
妻儿动粗的现象开始蔓延到
对周围邻居的侵害。

2004年 11月的一个晚
上，宋晓华突然两眼发红，恶

狠狠地冲到一个邻居家，将邻
居打成了骨折。110民警带走
了宋晓华，在审讯中，他们发
现了宋晓华的精神问题，经鉴
定，确诊他患上了暴力型精神
分裂症。人们这才理解，他曾
经的不正常举动其实就是病

态的表现。警方立即将他送到
南京青龙山精神病医院治疗。

面对丈夫的病情，妻子突
然离家出走，甚至丢下了自己
的儿子，再也没有回来。在此
期间，宋晓华的老父亲也猝然
离世，当 2005年 7月宋晓华
出院回家时，面对的已经是一

个破碎的家庭。在他还只有
38岁的时候，命运就给了他
下岗、妻离、父亡的打击，他唯

一拥有的，就
是年仅 7岁
的儿子宋

子豪，同他相依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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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之后宋晓华面临的

最大窘困依然是经济问题。虽
然在社区民警、社区的帮助
下，他得到了低保，但是仅有
的一点病退工资加低保，又怎
能负担得了父子两人的生活
和宋晓华每月必须保证的抗
精神病药物的支出。

“他一个大男人，带着一
个儿子在家，不经常烧饭，有
时买几个包子，有时买一份
2.5元的盒饭，随便打发过
去。”淳溪镇街道栗园社区工
作者汤蓉说，他的日子十分艰
难，但他的生活更是孤独。在

不发病时，宋晓华有着正常的
思维，但没有人愿意接触他，
邻居心存畏惧，都不敢与他说
话，儿子上学后，空荡荡的家
里就只有他一个人在发呆。

就这样熬到 2005年 10
月，宋晓华觉得自己应该找点

事干，他终于开始帮一个个体
老板开电瓶车送货。那段日
子，也许是他屡遭厄运之后精
神最好的时期了，路上遇到熟
人，老远就打起了招呼："你
好啊！"无论上班有多忙，他
每天中午还向老板请假，回家

做饭给儿子吃。工作给了他新
的精神支柱，儿子给了他希望
的心灵慰藉。

但是谁会想到，任何一个
细节都会触动宋晓华敏感的
神经。原来，给个体户干活，每
天下午5点就下班了，他不习

惯，时常唠叨：“化肥厂这个
时间还上班呢。”显然，他的
思维还停留在下岗前的状态。
而此时老板打听得知，他曾经
患有精神分裂症，出于安全考
虑，也婉言将他辞退了。仅仅
上岗4个月，就再次下岗，他

的情绪一落千丈。而离家出走
的妻子，也在这时提出离婚诉
讼。暴怒中的宋晓华一边往楼
下砸玻璃，扔拆下的门窗、扔
被子杂物，一边狂吼着：
“我—不—离—婚—！”那声
音非常凄厉。

在宋晓华精神最暴躁的

时候，他甚至在半夜三更打起
儿子。一天深夜，大家听到了
孩子揪心的哭喊、求饶：“爸
爸，我下次乖了，你不要打了
……”孩子的哭声，从夜里 3
点，一直持续到凌晨5点。第

二天，邻居看到孩子一
瘸一拐地去上学，

好心的阿姨问 “是不是爸爸打
你了”，孩子默默地摇摇头，大

人们掀开孩子的衣服，看到他背
上、腿上满是一块块青紫。即便
这样，孩子也没有一句埋怨父亲
的话。

厄运的脚步并没有就此停
止。2006年2月，宋晓华的母亲
去世了，这是他第一次去殡仪

馆。6月23日，一个已经炎热的
周末下午，固城湖边上发生了一
幕惨剧，两个 10来岁的孩子在
玩耍时不幸溺水身亡，而其中一
个正是宋晓华的儿子宋子豪！

没有人敢把这个噩耗告诉
宋晓华，虽然他在发病时也会打

孩子，但是儿子是他心目中的唯
一寄托，他无论如何经受不了这
个打击。包括民警、邻居和他的
亲属都只好瞒着他，在孩子火化
的那一天，把宋晓华直接拉到了
殡仪馆。直到这时，大家才不得
不告诉他：“小豪死了。”

宋晓华没有发狂，没有发
病，一声不吭瘫倒在了地上。他
目击了儿子火化、下葬的整个过
程。他表现得出奇的安静，但他
已经完全无法自己站立起来了。
回到空荡荡的家，他仿佛始终在
安静地等待，等待那儿子放学回

来熟悉的脚步声，等待儿子跑进
跑出的身影再现眼前。担心宋晓
华睹物思人，民警打算将孩子的
衣服、书包拿走，可他死死地拦
在门口，用哀求的口气说：“这
是我儿子的东西，你不能拿走，
他回来要用的。”每一次，片警

陈明来去看他时，他都会说：
“我要交待你一个任务，请你给
我把儿子找回来。”他把自己在
儿子 10岁生日时买给他的小
自行车一遍遍擦得雪亮，然后推
出去，说是去接儿子了。每到下
午 4点 45分，他就站在已经被

他打得破残的阳台上，焦急地瞅
着路口。儿子4点半放学，到家
最多15分钟，他在阳台上就能
够看到儿子回来。儿子没有回
来，一个父亲孤寂的身影，慢慢
地被降临的夜色吞没。

2006年12月的一天晚上，
宋晓华精神病再次发作了，他把

锅碗瓢盆全部扔下了楼，扔完了
生活用品，又把大门卸了下来，
一并扔了下去。担心闹出人命，
大家喊来了警察。见到民警陈明
来，宋晓华像见到了救星，他停
止了疯狂的举动，像一个受伤的
孩子一般，“呜呜”地哭了起来：

“这日子没办法过了！”原来，新
年临近了，他实在不堪忍受没有

妻子、没有孩子的寂寞。
“我送你去医院吧？”陈明来

轻声问道。“好。”一向抗拒精神
病院的宋晓华这一次答应了。这
一去就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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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患有暴力型精神分裂症

的宋晓华，许多人都是躲避或排
斥的，只有一个非亲非故的人能
够走进他的生活，接近他的心灵。
他就是淳溪派出所社区民警陈明
来。

在宋家的挂历上，最醒目处，
写着陈明来的手机号码。在这几

年中，陈明来为宋晓华申请了低
保，为他的孩子申请减免了学费，
定期上门督促宋晓华吃药甚至自
己出钱为他买药，多次上门排解
因宋晓华打闹造成的邻里矛盾。

同其他人几乎没有什么交流
的宋晓华，只会和陈警官谈谈心

里话。他告诉陈警官：“儿子是我
的唯一希望。”还不时地流露出
思念妻子的念头。在儿子去世后，
他一直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事
实，他唯一可以依赖的，还是陈警
官，他拉着陈警官的手哀求多次：
“麻烦你，一定要帮我找到儿子，

他肯定是跑到他妈妈或什么亲戚
家去了，拜托你了！”陈警官只得
背过脸去，强忍着心中的难过。这
两年中，陈明来警官实际上充当
了宋晓华监护人的角色，他的爱
心、细心和耐心，也使他成为唯一
一个能够真正走进宋晓华心灵，

并被他完全接受的人。
据宋晓华目前的主治医师张

道立介绍，他入院后病情已经稳
定，也可以出院，但必须有人监
护，让他按时吃药，这样的治疗效
果肯定比呆在医院好。但是现实
的问题似乎很大，邻居的排斥，亲

属的疏离，终究会让他成为一个
孤独者，对此陈警官非常担忧。从
一个担负着社会安定责任的警察
角度，他很清楚现在社会压力增
大，精神病患者的数目每年都在
惊人地增长，每年都有精神病
患者伤人甚至杀人的悲剧发
生。这是一种终身疾病，
也是一个特殊群体，就更
需要全社会多一份对他
们的包容、关心和爱
护，这样他们才能获
得较为正常的生活，
他们的危害程度才会
最大程度地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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